
翻开中国美术史，几千年来，从秦汉到清
末，从顾恺之到八大山人、石涛，傲视中国画坛
的巨匠大师，流派均产生于中原、江南一带。
岭南地区是难于问鼎的。从地理到文化均呈
边缘性的海南岛，自然就没有出现辉煌的可能
性。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被中国美术史
提及的只有南宋的白玉蟾。如汪北镛《岭南画
征略》所载，宋代的广东画家有白玉蟾和何裕
夫2人。

白玉蟾，原姓葛名长庚（1194—1229年），
琼山五原人。白玉蟾不仅是道教宗师，也是著
名诗人，书画造诣很高。《琼州府志》载：“白玉
蟾博洽儒书，究晰禅理，善书法，尤精于画。常
往来罗浮、武夷、天台诸山，或蓬头跣足，或青
巾野服，人莫识也”。相传其有“三妙”，即画
妙、诗妙、书妙。

他善画人物、梅、竹，尤以梅为精。《中国美
术史》记：“葛氏，善画梅花，曾以一幅《月下梅
花》，惊动当时朝野，人物画尤为著名”。其他
文献资料也记载其在梅、竹之外，多作道教绘
画，善写人像。诚如美术史论家李公明所写
道：“白玉蟾在广东绘画史上的重要价值，不仅
在于他是宋代的，而且还在于他是广东画家中
最早参与文人绘画的艺术潮流，并对后世能具
有真正影响的文人画家”。

此外，另从一些文稿资料及散记中也偶有
只言片语及明代的海瑞，善书法，也能丹青；清
代的探花张岳崧，也是个著名的诗人和书画
家，不仅书法造诣高，被誉为当时广东五大书
法家之冠，而且在绘画上也是个佼佼者。《岭南
画征略》介绍：“张岳崧，与郭兰石齐名。画宗
元人，不多作，人争宝之”。还有清代万宁的举
人许成德，也是个著名画家，民间传说其画的
《牛竹圈》，牛在夜间发出鸣声，虽乃传说，但足
见其身手不凡。

自汉代设郡以来，海南是否还有一些在野
的画师与民间丹青妙手，文化名流是否也善通
丹青，因手头资料有限，这一切均待考。白玉
蟾也限于零散的文字记载，仍未见其作品披露
于世。

值得探讨的是，自宋以来，绘画艺术在中
原大地已渐成气候，特别是文人画的兴起，文
人仕子挥弄丹青已蔚然成风。为什么在海南
没有掀起一股浪潮？明代以来，全岛已形成一
个州学、县学、书院的文教网及一代代修书撰
志整理诗文的风气。至清代，全岛人口已有
217万。华夏大江南北早已日益隆盛的书画文
化为何未能在海南一露风采？诺大一个通商
口岸、贸易要道的南疆之地，竟没有丹青流淌
于文人的雅集及市井世俗？相信可能是史志
疏于提及或淹没成尘的缘故。

近年来，借着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契机，海南的文化事
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生机与活力。国内外
各种不同方式的高端
文化交流不仅为海南
的文化注入了一片嫣
红姹紫的春色，也为
广大艺术家大展宏
图、重塑地域文化精
神建立了良好的平
台。

乘着这一东风，
海南美术界也迎来了
新的机遇与挑战。随
着国内外各种不同规
模、品质的画展在海
南本土风生水起，不
同观念、流派、风格的
艺术家频繁来海南写
生、办展、交流，以及
一系列请进来、走出
去等美术活动的蓬勃
开展。这一切努力不
仅为海南美术整体上
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也为海南的
艺术家在探索地域艺
术语言提供了一个丰
富的空间。

其实，从文化角
度来说，海南的魅力
不仅在于其天生丽质
的自然风貌及丰富的
人文风采，还在于其
历史上不同时期、阶
段接纳各种不同文化
时的自信与包容。翻
开海南美术的历史，
不难看出不论是蓄势
还是发展阶段，一直
都呈现着海纳百川、
兼容并济的开放态
势。从上个世纪二、
三十年代走出国门、
岛外求学及不同阶段
学成归来的先贤；从
不同时期南来北往的
艺术大家来海南写
生、交流到从全国各
地分配来海南工作的
美术精英的努力耕
耘；从长期坚守的本
土画家到建省前后不
断加盟的艺术佼佼者
都以促进、推动海南
美术为己任，从不同
层面去丰富并塑造了
海南美术的文化内
涵。正是这种多方面
的努力，海南的美术
才从无序到地域特色
意识的觉醒，才从小
格局发展到一个阳
光、自然、和谐的新气
象。

琼笔绘丹青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家儒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主编│梁昆 版式│张昕 海南
刊周 封面 B02

直到民国时期，海南美术才出现一
片灿烂的星空。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的生长与发展，
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及社
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条件的影
响。自1876年琼州开埠至1928年，由
海口出洋的人数共约 120—130 万之
多。这些具有双向性的侨民不断来回往
返，一方面改善家乡的经济建设，一方面
也带来了外埠的文化。同时不少国家在
海口设领事馆、办事处，南洋侨民开设商
行、贸易及旅店等服务行业，20世纪初
的海口就已经是一座较为开放、繁忙的
近代化海滨城市。

“五四”运动后，受新思潮运动影响，
海南许多具有侨乡背景的青年跨洋过
海，吸收新学，寻求真理。这一批批的激
进青年中就有一部分美术爱好者，他们
负笈北上或出洋求学，揭开了民国时期
海南美术的新篇章。他们中既出现了像
叶云、符罗飞、陈学书、卢鸿基、符拔雄等
精英，也出现像杨炎、符凤山、韩托夫、吴
公虎、吴乾鹏、林绍仑、郑昌中、吴泰三等
俊杰，他们以自己的才智在各个领域里
作出显著的成绩，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傲。

由于海南在中国版图中属于南疆边
陲，交通不便，远离政治、文化教育中心，
而且当时岛上既没有高等学府，又没有
专门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相应的机构，民
众对美术知之甚少，能开设美术课的中
小学也很少，这对于极需文化环境、氛围
的美术简直是一种错位，既然海南不是
施展抱负的疆土，这些学有所成的英才
只能在国外或内地寻求事业发展，无法
在故乡生根、开花、结果。

1947年，返故乡养病的卢鸿基筹备
与发起海南岛美术研究会，并于1947年6
月在海口市商会举行为期3天的“海南岛
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这是海南岛美术史
上第一个创举。1949年，符拔雄创建的

“私立海南美术与专科学校”才真正将美
术教育的种子撒进故土。如果说前者因
为美术生存环境的荒芜而难于再现辉煌，
后者则由于规模小，经费匮乏，学生稀少，
时间短暂而难于达到预期效果。但他们
所呈现的理想与精神令人敬仰，对海南美
术发展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的海南美术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其所产生
的杰出人物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美术史
所产生的影响力度是其它各个时期都难
于企及的。

民国初期，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
影响，西学东渐之风在大江南北势若燎
原，这股浪潮为守旧沉闷的中国画坛注
入了“兴奋剂”，改革求新，引进西学，成
了青年人一种理想目标。为了寻求救国
真理，大批有理想抱负的艺术青年纷纷
以公费或自费形式出洋留学，大大推动
了新美术运动的发展。这一批负笈东、
西洋学油画的莘莘学子，学成之后分批
回国，又投身于新文化、新美术运动，谱
写了中国油画开拓者以西洋画求索中国
绘画革新之路的新篇章。

犹如一道晨曦的呈现在华夏最南端
的海南岛的上空，受时代大洪流的先进
民主思想影响的海南美术青年似乎看到
了美丽的彩虹，呼吸到这股新潮的空气
和改革之风，他们或远渡重洋，或北上内
地去实现自己的艺术之梦。

叶云、符拔雄、杨炎、符罗飞、陈学书
先后赴法国、意大利留学，开启了海南人

到西方学习油画的历史，继而以卢鸿基、
符凤山、韩托夫、林绍仑、吴公虎、吴泰三
等人相继就读于内地的杭州艺专、北平
艺专、上海美专、上海中华艺大、新华艺
专、广州美专等学校而将海南美术外出
求学推向高潮。

此外，还有一位虽不是画家，但对中
国艺术史做出一定贡献的人物岑家梧
（1912—1966）。海南澄迈县人，我国
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
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学家，其性嗜艺
术，幼曾习画，以家贫莫能继。这为他
日后也从事艺术研究埋下了伏笔。
1934年赴日本帝国大学深造，1936年，
年仅24岁时就写下了《图腾艺术史》、
《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而享誉学
术界。特别是《图腾艺术史》成了中国
艺术人类学的开山之作，至今仍被学术
界认为是学习和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经
典。1940年，抗战时期，他随西南联大
经济研究所迁至四川重庆，被时任国立
艺专的校长吕凤子聘为美术史副教授
及图书馆主任。著名画家吴冠中是其
期间的学生，借教书之余，他写了《艺术
考古图录》、《唐代艺术图录》两书，后又
准备与陈钟凡教授合著《中国美术
史》。不料因战乱，南京沦陷，岑教授所
存稿件及材料尽付劫灰，而不能从愿，
他遂于1949年将自己的余稿辑成《中
国艺术论集》出版，该书运用社会学的
方法对唐代仕女画、仕女装饰、唐代花
鸟画的发展与社会背景关系进行研究
的观点，以及有关中国民间艺术及边疆
艺术的分析角度的新颖，取材之丰富，
立论之精审，被陈钟凡教授认为“于中
国艺术史的研究上，贡献尤大”。

民国时期海南的美术正是由于有了
这些不懈追寻者的足迹而变得丰实，他们
的理想、实际行动以及影响力不仅改写了
海南美术默默无闻的历史，而且体现了那
代人的追求与人生价值。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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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罗飞与邝海星合作的速写

符罗飞国画作品


